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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密蒙花化学成分、质量评价体系及控制方法研究进展做系统分析，为进一步完善密蒙花的质量评价体系提供参

考与依据。对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查阅、比较与分析，并对其进行归纳与综述。密蒙花中化学成分丰富，其中黄酮

类、苯乙醇苷类、挥发油类和三萜类等为主要活性物质；其质量控制方法涉及传统的性状鉴别、显微鉴别、理化鉴别及

光谱法、色谱法等多种技术。其质量控制方法虽多，但并不完善，面对掺伪造假、等级评价模糊等问题，建立一套灵敏

度高及专属性强的密蒙花质量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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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chemical composition,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and control method of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 larg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ed references are reviewed,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and reviewed. There are abundant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flavonoids, phenylethanol 
glycosides, volatile oils and triterpenoids were the main active substances. The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involved traditional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physical and chemical identification, spectroscopy, chromatography and other 
techniques.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it is not perfect. In the face of the problems of adulteration and 
fraud, and the evaluation of grade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set of high-sensitivity and special-specific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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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蒙花别名染饭花、糯米花、蒙花，为马钱

科醉鱼草属植物密蒙花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的干燥花蕾和花序，多在春季花未开放时采收[1]。

其性甘，微寒，归肾经，具有清热泻火、养肝明

目、退翳功效，用于明目退翳、目赤肿痛、多泪

羞明等症状。许多中国古医学著作均对其有详细

的记载。始载于《开宝本草》：主青盲肤翳、涩多

眵泪，消目中赤脉，小儿麸豆及疳气攻眼，将其

定义为眼科专用药；《本草经疏》中记载：此药甘

以补血，寒以除热，肝血足而诸证无不愈矣；《本

草求真》记载：密蒙花，味薄于气，佐以养血之

药，更有力焉。 

作为一味常用的中药，密蒙花以其独特的药

理作用，已经被广泛使用了 1 000 余年。据统计，

目前密蒙花全球生产量每年接近万吨，从 20 世纪

后期开始，密蒙花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应用范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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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市场需求不断增加，据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统计，处方中含密蒙花的中成药就有 13 种(如

拨云退翳丸、障眼明片等)，含密蒙花的中药方剂

有 56 条(如栀子胜奇散、补肾明目丸等)，密蒙花

资源供不应求，价格呈上升趋势。除此之外，密

蒙花也被当做一种食疗产品，近年来被开发成多

种保健品(如密蒙花茶、密蒙花明目汤等)，因其可

以染色并具有浓郁的蜜香味，云南省滇南等地区

还将其作为一种食品染色剂，可见密蒙花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2]。由于不同地区的用药习惯差异等原

因，常将瑞香科植物结番、芫花和木犀科的白丁

香等也作为密蒙花药材的来源，导致了密蒙花的

基原混乱的。目前密蒙花质量良莠不齐、等级混

乱，以次充好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密蒙

花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中药临床疗效取

决于其所含化学成分(群)的特征，如何通过化学成

分特征构建密蒙花的质量评价体系成为了近年来

研究热点。因此，本文就密蒙花的化学成分及质

量控制方法等进行综述，以期为密蒙花的质量评

价和更深层次的研究提供依据。 

1  密蒙花的化学成分 

密蒙花化学成分丰富，研究者采用 HPLC、

UV、TLC、GC-MS 等分析出密蒙花中主要含有黄

酮类、挥发油类、苯乙醇苷类、三萜类、生物碱

类等化学成分[3-6]。其中，蒙花苷和苯乙醇苷类成分

常被认为是密蒙花的主要有效成分，现分述如下。 

1.1  黄酮类成分 

黄酮类物质属于低分子天然植物成分，是自

然界中存在的酚类物质，具有抗炎、抗菌、调节

机体免疫力的作用。蒋红芝[7]、熊勇等[8]采用乙醇

溶液提取密蒙花中的总黄酮成分，通过正交试验

对乙醇浓度、浸提时间、浸提温度等因素进行考

察，总黄酮提取率为 13%~15%。潘乔丹等[9]对总

黄酮提取方法进一步优化，通过静态试验和动态

试验比较了不同型号树脂的纯化作用，得干膏中

总黄酮纯度为 71.31%。李教社等[10]用色谱等方法

从密蒙花花蕾中分离得到了 8 种黄酮类化合物，

并通过波谱解析确定它们的结构依次为刺槐素、

芹菜素、木犀草素、密蒙花新苷、蒙花苷、木犀

草素-7-O-芸香糖苷、木犀草素-7-O-葡萄糖苷以及

秋英苷。郑畅[11]等又从中分离出芹菜素-7-O-β-D-

葡萄糖苷、芹菜素 -7-O-β-D-芸香糖苷、芹菜素

-7-O-β-D-葡萄糖醛酸苷、芹菜素-4’-O-β-D-葡萄糖

醛酸苷、芹菜素-7-(2’-α-L-鼠李糖基)芸香糖苷、山

柰酚-3-O-芸香糖苷等黄酮类成分。Xie 等[12]研究

表明，密蒙花中还具有松果菊苷、刺槐黄素等黄

酮类成分。陈兰英[13]等对不同生境、不同部位密

蒙花黄酮类化合物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在林缘环

境下密蒙花黄酮类化合物质量分数最高，且密蒙

花不同部位的蒙花苷、木犀草素和芹菜素质量分

数均表现为盛开花要显著高于花蕾、茎和叶。自

中国药典 2005 年版以来，密蒙花中蒙花苷的含量

就被当做质量检测指标来评价密蒙花药材及制剂

的质量，一般其含量不得<0.5%[1,14-15]。 

1.2  挥发油类成分 

密蒙花中含有大量的挥发油类成分。张兰胜

等[16]采用水蒸气蒸馏法从密蒙花中提取挥发油，

用 GC-MS 对其挥发油成分进行分析，鉴别出密蒙

花挥发油中 27 种化学成分，占挥发油总量的

72.41%。其中棕榈酸(14.7%)、6,10,14 三甲基-2-

十五烷酮(12.92%)、二十一烷(6.15%)、二十七烷

(3.28%)，紫丁香醇 D(1.18%)等。结果表明烷烃类

化合物含量最高，其次是酯类，还有一些醇类化

合物等。刘和等[17]以密蒙花为原料，并应用气相

色谱-质谱-数据系统(GC/MS/DS)技术，分析密蒙

花不同部位挥发油主要成分，得到干叶精油中主

要成分为醇、酸、烷等 3 类化合物，而干花精油

中主要成分包括醇、醚、酮、酸、醛、烷等 6 类

化合物。龙春焯等[18]也采用 GC-MS/MS 技术来分

析密蒙花精油中的化学成分，得到其主要成分为

芳樟醇(9.01%)、橙花叔醇(1.39%)等，它们是密蒙

花具有清香气味的主要成分，多用来配置日用的

花香香精。 

1.3  苯乙醇等苷类成分 

苯乙醇苷类化合物具有抗菌、抗炎、抗肿瘤

等多种药理作用，其中以抗菌活性最为显著[19]。

李教社等[20]从密蒙花中提取到 4 个苯乙醇苷类化

合物，利用光谱法等鉴定分别为毛柳苷、毛蕊花

苷、异毛蕊花苷和仙人球苷。李秀兰等[21]也从密

蒙花中分离出毛蕊花糖苷和仙人球苷。朱露等[22]

对 10 个不同场地的 22 批密蒙花药材进行分析，

均从中分离得到了毛蕊花苷，且研究表明各地市

售密蒙花药材中毛蕊花苷的含量较高，平均质量

分数为 1.89%。目前，已从密蒙花中分离得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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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苯乙醇苷类化合物[23]，分别是毛蕊花糖苷、异

毛蕊花糖苷、肉苁蓉苷 F、紫葳新苷Ⅱ、荷包花苷、

仙人球苷、连翘酯苷 B、安哥罗苷 A、毛柳苷、6β

羟基毛蕊花苷、金石蚕苷和地黄苷等。除此之外，

Xie 等[12]从密蒙花中还提取出西红花苷 III。 

1.4  萜类成分 

萜类成分主要包括三萜及其皂苷、单萜和环

烯醚萜。萜类成分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如抗炎、

抗菌、抗病毒等。余东蕾等[24]从密蒙花中分离得

到 3 个萜类化合物分别为羽扇豆醇乙酸醋(lupeol 

acetate)、cycloeucalenol、chondrillasterol。王邠等
[25]就密蒙花中抗菌消炎成分，用色谱法对花蕾的

亲脂性化学成分就行研究，得到了 3 个三萜类化

合物，分别为齐墩果-13(18) -烯-3-酮、δ-香树脂醇、

大戟烷-8,24-二烯-3-醇乙酸酯。 

1.5  其他成分 

除了上述成分外，密蒙花中还有许多其他化

学成分。邹澄等[26]从密蒙花中分离鉴定出了其色

素成分藏红花苷、甘露醇等化学成分。穆俊等[27]

对密蒙花多糖中的单糖组分进行了 GC 分析，密蒙

花多糖主要由肌醇、鼠李糖、阿洛糖、核糖、阿

拉伯糖、半乳糖、甘露糖和木糖 8 种单糖构成，

同时分离鉴别出香草酸、半乳糖醇、α菠甾醇等

化合物。Xie 等[12]从密蒙花中分离得到生物碱类成

分 N1,N5,N10-三(对香豆酰)亚精胺，是密蒙花中除

黄酮、苯乙醇苷类、三萜及其皂苷类等化合物外

发现的又一类化合物。 

2  密蒙花的分析方法 

2.1  密蒙花的鉴别 

毕焕新等[28]对密蒙花进行理化鉴别实验，采

用密蒙花乙醇提取液与三氯化铁试液反应显污绿

色或墨绿色，与盐酸和镁粉反应得到淡黄棕色泡

沫，研究者进一步对密蒙花乙醇提取液进行处理

后置于紫外灯下观察得到密蒙花显黄绿色荧光。

蒲宇红等[29]通过观察多批次密蒙花药材总结出了

密蒙花性状包括形状、表面、花蕾、花萼、花冠、

雄蕊、质地、气味等 8 个方面的特征，随后又对

其分别进行 TLC 和光谱鉴别。结果表明，TLC 中

密蒙花在 Rf 值为 0.80 与 0.64 处有 2 个蓝色斑点，

光谱鉴别中密蒙花在(326±3)，(275±2)，(266±2)，

(218±3)nm 处有最大吸收峰。朱露[30]收集了 22 批

密蒙花药材以毛蕊花苷、蒙花苷为对照品建立密

蒙花 TLC 定性鉴别法，结果表明所测样品与对照

品相应位置上斑点清晰，分离效果好，展开后 Rf

值适中。 

2.2  密蒙花的检查 

朱露[30]对密蒙花药材进行“水分”“灰分”

限量研究，结果表明密蒙花水分含量<10%，灰分

<8%有利于药材的保存和疗效。范麦妮[31]研究密

蒙花对 Pb 的吸收能力，结果表明密蒙花对铅有一

定的耐性和较强的吸收能力。随着 Pb 处理浓度的

增加，植物体内的 Pb 含量呈线性增加,且在植物体

内的分布规律是叶子<茎<根系。 

2.3  含量测定 

王军宪等[3]采用 HPLC 对 11 批次密蒙花中的

蒙花苷进行含量测定，得到蒙花苷平均回收率为

97.02%(RSD为 1.5%，n=4)。刘进怀等[32]采用HPLC

测定降糖明目颗粒中蒙花苷的含量，得到蒙花苷

平均回收率和 RSD 分别为 99.40%，1.59%。韩澎

等[33]采用 RP-HPLC 测定密蒙花中毛蕊花苷的含

量，得到平均回收率为 100.71%(RSD=1.41%，相

关系数为 0.999)。研究者又用同样方法测定了 10

个不同产地的密蒙花药材中毛蕊花苷的含量，结

果在 0.79%~2.30%。王晓静等[34]建立 HPLC 多波

长法测定密蒙花中 4 个化合物(毛蕊花糖苷、蒙花

苷、木犀草素、芹菜素)的含量，证实了 HPLC 可

在同一色谱条件下利用不同检测窗口实现多类组

分及多个成分的同时测定。许龙等[4]建立 HPLC 测

定 8 个不同产地密蒙花药材中蒙花苷、木犀草素、

芹菜素的含量，且四川简阳产密蒙花总黄酮含量

最高。李玉美等 [6]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用

GC/MS 进行分析，按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得到了

密蒙花中多个挥发性化学成分的相对含量。潘乔

丹等[35]采用超声波提取密蒙花多糖，并用苯酚硫

酸比色法测定密蒙花多糖含量为 190.8 mg·g1。张小

曼等[36]以水为介质，对密蒙花进行微波处理，能够

得到黄色素类成分。 

2.4  浸出物 

由于中药有效成分并不明确，难以进行精确

定量，因而采用浸出物来反映中药材的质量情况。

然而，自中国药典 1963 年版首次收录密蒙花药材

以来，历版中国药典及地方标准未见“浸出物”

项。仅有《香港中药材标准第六期》(简称“香港

标准”)收载了该项，可能由于密蒙花种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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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比较复杂，因而同时规定了水溶性浸出物

和醇溶性浸出物。同时，有关于密蒙花浸出物的

研究报道较少。 

2.5  指纹图谱(特征图谱) 

中药指纹图谱的建立有助于补充和提高中药

质量标准以及控制原料与成品的一致性，减少批

间差异。韩澎等[37]运用 RP-HPLC 测定了 10 个不

同产地密蒙花商品药材，建立中药密蒙花指纹图

谱。经过分析，密蒙花的 HPLC 指纹图谱可以有

效控制其内在质量。杨胜远等[5]对密蒙花中黄色素

进行了分析，发现密蒙花黄色素在 pH 3~9.18 范围

内随着 pH 值升高，328 nm 和 435 nm 处的 2 个峰

逐渐向 371 nm 处移动汇集形成新的特征峰，预期

这一特性可作为密蒙花的指纹图谱用于对密蒙花

植物或密蒙花黄色素的鉴别。 

3  密蒙花质量标准现状 

对现行的国内外密蒙花标准进行检索，目前

仅有我国具有相关标准。对不同标准的检验项目

依据名称、来源、性状、鉴别、检查、浸出物、

含量测定等进行梳理，比较不同检测项目的要求，

见表 1。 

4  密蒙花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 

4.1  性状描述的不同 

性状鉴别属于我国医药学宝库中积累了的丰

富传统鉴别方法。地方标准多与中国药典中描述

较接近，部分老版标准描述较为简单(如山东省中

药炮制规范 1990 版)。中国药典与香港标准相比，

主要区别在于密蒙花的长度、花蕾的长度与直径，

香港标准在这方面要求相对宽泛一些。这就涉及

到中药规格等级标准的问题，只有构建具有国际

水平的质量等级标准才能确保中药产品的质量稳

定与安全，进而为建立统一、科学的质量标准提

供依据。 

4.2  鉴别项的不足 

目前密蒙花的鉴别项较为单薄，多数为显微

鉴别或理化鉴别。虽能解决部分日常问题，然而

面对伪品等质量问题又显得不足。TLC、UV 等色

谱、光谱方法可以为密蒙花的真伪鉴别及质量评

价提供了技术支持[38]，同时不断更新现有的鉴别

项内容(如显微鉴别)[28]，引进新技术、新方法(如

微性状鉴别等[39])可以更好地补充鉴别项的不足，

提高鉴别项的应用。 

表 1  密蒙花国家及地方质量标准 

Tab. 1  National and local quality standards of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标准 名称 来源 
性

状 

鉴别 检查/% 浸出物

(水溶性、

醇溶性)/%

含量测

定(蒙

花苷)/%
显微 理化薄层 水分

总灰分(酸不溶

性灰分) 

重金

属
农残 

霉菌 

毒素 
其他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 
密蒙

花 

马钱科植物密蒙花的

干燥花蕾和花序 
√ 

粉末、花萼及花

冠表面观 
         ≥0.50

香港中药材标准第

六期 

密蒙

花 

马钱科植物密蒙花的

干燥花蕾和花序 
√ 粉末  √ ≤14.0

≤6.5 

(≤4.5) 
√ √ √ 杂质≤2.0 

≥12.0、

≥21.0
≥0.68

广西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 2007 年版 

密蒙

花 

马钱科植物密蒙花的

干燥花蕾和花序 
√ 粉末          ≥0.50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08 年版 

密蒙

花 

马钱科植物密蒙花的

干燥花蕾和花序 
√ 

花萼及花冠表

面观 
       杂质≤2.0  ≥0.50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05 年版 

密蒙

花 

马钱科植物密蒙花.的

干燥花蕾和花序 
√ 

花萼及花冠表

面观 
         ≥0.50

天津市中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05 年版 

密蒙

花 

马钱科植物密蒙花的

干燥花蕾和花序 
√ 

花萼及花冠表

面观 
         ≥0.50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08 年版 

密蒙

花 

马钱科植物密蒙花的

干燥花蕾和花序 
√ 

花萼及花冠表

面观 
  ≤13.0

≤8.0 

(≤3.0) 
     ≥0.50

广西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 2007 年版 

密蒙

花 

马钱科植物密蒙花的

干燥花蕾和花序 
√ 

花萼及花冠表

面观 
         ≥0.50

黑龙江省中药饮片

炮制规范 2012 年

版 

密蒙

花 

马钱科植物密蒙花的

干燥花蕾和花序 
√ 

花萼及花冠表

面观 
         ≥0.50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

1988 年版 

密蒙

花 

马钱科植物密蒙花的

干燥花蕾和花序 
√  √          

山东省中药炮制规

范 1990 年版 

密蒙

花 

马钱科植物密蒙花的

干燥花蕾和花序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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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检查项严重缺乏 

检查项是确保中药用药安全的重要内容。随

着环境问题的愈演愈烈，重金属污染、农药残留

等问题层出不穷。加之，由于运输、贮藏不当等

缘故，药材易产生霉菌毒素等问题。从表 1 中可

知，除了香港中药材标准外，其他标准均缺少安

全性检查项目(如水分、霉菌毒素、重金属及有害

元素、农药残留等)，不能确保密蒙花临床用药安

全，因而增加质量标准中检查项迫在眉睫。有必

要对这类药材进行安全性抽样评价，找出可能易

出的问题，并基于此制定合理的安全检查项。 

4.4  浸出物需补充 

密蒙花具有丰富的药理药效作用，其有效成

分并不明确，难以进行精确计量。中药多采用汤

剂，以浸出成分进行服用，故而可参考香港标准

制定的浸出物项进行补充。并通过调研密蒙花的

煎药溶剂，制定相应的(醇溶性、水溶性)的浸出物

标准。 

4.5  含量测定项需完善 

目前，密蒙花的含量测定项基本选用蒙花苷

作为指标成分，单一指标成分难以反应中药材的

质量，构建“多指标含量”或“有效成分群”的

测定方法是完善含量测定项，提高检测方法专属

性的可参考途径之一。挥发油是密蒙花的重要组

成部分，然而现行标准均未对其进行考察，未来

可采用水蒸气蒸馏法等方法对密蒙花的挥发油的

测定进行补充。 

4.6  指纹(或特征)图谱的建议 

指纹(或特征)图谱具有整体性与模糊性的特

征，可以作为中药的鉴别与含量测定方法，已广

泛运用于中药制剂提取物的质量评价分析。未来

是否可以构建密蒙花指纹(或特征)图谱用以完善

质量控制与评价体系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索，但

指纹(或特征)图谱在中药整体性评价中的运用价

值是毋庸置疑的。 

5  结语 

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需要质量标准的保障，

然而过高、难度大的质量标准又增加了企业单位

的检验难度与负担，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只

有对质量控制进行深入研究，找出质量控制的关

键点与不足，才能找准质量标准制定的思路。基

于这些关键点与不足，通过“替代标准品法”与

“整体评价”等新理念[40-41]，制定科学、简便、

实用的质量标准(即“浅出标准”)，从而实现中药

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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